
副
刊

责编：钱梦瑶  美编：陈靖云  校对：胡彬  编审：夏南  终审：杨春慧   2026 年 7 月 3 日

云南人对野生菌的偏爱，是

外地人难以理解的。我不是土

生土长的云南人，但年少时就从

广西来到云南当兵，此后一直在

云南工作生活，至今已有三十多

年，成了地道的云南人。既然是

云南人，我对野生菌同样情有

独钟。

刚进入夏季不久，雨便下个

不停，淅沥的雨声似乎在提醒

我，山上的菌子已经冒头，该上

山捡菌子了。我便迫不及待约

上三两好友，带着爱人与孩子，

驱车直奔白草坪。

白草坪位于马龙区马鸣乡，

那一带地势平缓，到处都是松树

林，最适合野生菌生长。我当兵

后第一次参加野外驻训就在当

地。训练间隙，我发现山林里有

很多叫不上名字的野生菌。部

队有禁令：严禁捡拾和加工野生

菌，防止食用野生菌中毒。我没

能去捡菌子，但从此记住，白草

坪一带的菌子多。

后来，我偶然读到清代诗人

师范的《野杂蓖》，诗中那句“滇

南山水深，上物亦堪夸”，把野生

菌视为上品，更让我满心向往。

于是，每年夏天，到野外捡捡菌

子，赴一场自然之约，成了我最

重要的活动之一。到白草坪是

首选，有时也到野花沟或其他

地方。

我们一行人早上八点左右

赶到白草坪，虽然与当地村民

相比晚了点，但我们是从麒麟

区出发，这个时间算早了。雨

后的白草坪，空气中弥漫着清

新气息，令人心旷神怡、舒适愉

悦。连日来的雨水，打落了树

上的枯叶，让脚下的泥土变得

松软，我们每走一步都会发出

沙沙的声响，如同山林在述说

它的过往。

山地有些坡度，杂草多，越

往上爬越困难。我用木棍当拐

杖，支撑着往前走，儿子提着篮

子，紧跟在我的左侧。这些年，

我每年都要捡上一次菌子，总结

出了一些经验：那些好走的地

方，往往不会有菌子，倒是不好

走的地方容易长菌子。不一会

儿，我就发现在一棵松树下，地

上的腐叶微微隆起，多年的经验

告诉我，下面应该是长了菌子。

我用木棍轻轻挑了一下，果然露

出两朵见手青。我高兴地喊了

一声：“这里有菌子！”儿子立即

三步并两步跑过来，伸着脑袋看

菌子长啥样。在我的指导下，儿

子用手把菌子周围的腐叶拨开，

然后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将菌子

拔 起 ，放 进 已 铺 好 树 叶 的 篮

子里。

见手青虽说有毒性，但炒熟

后滑嫩多汁、味道鲜美。在我发

现菌子后，大家都有了兴致。随

后，我们向着树林深处走去，大

家陆续捡到了牛肝菌、青头菌等

常见的菌子，山林里传出我们比

鸟鸣还清脆的笑声。

我们继续向前寻找菌子。

儿子突然喊我：“爸，这里有菌

子，你过来看看。”我走过去，只

见地上长着一窝菌子，足有六七

朵，但都不大，白色菌伞，菌柄细

长。我也不认识这种菌子，便掏

出手机扫了扫菌子进行识别。

手机显示，这种菌子叫小托柄鹅

膏菌，是毒菌。我给儿子看了手

机，提醒他：“这种菌子有毒，不

能捡！”我同时提醒一起捡菌子

的朋友们，一定要捡熟悉的、常

见 的 菌 子 ，不 熟 悉 的 一 定 不

能捡。

这次捡菌子收获最多的当

数战友阿彪。阿彪是马龙人，老

家在乡下，小时候经常上山捡菌

子，他找菌子有一套，不像我们，

就图个热闹。

“这里有松茸！”阿彪兴奋地

喊叫，我们连忙跑过去看。顺着

阿彪手指的方向看去，腐叶下，

一朵朵松茸露出圆圆的头顶。

一朵、两朵、三朵……围过来的

小朋友兴奋地数起来。一共七

朵，虽然个头不算大，但足够我

们尝鲜了。

松茸是好东西，是野生菌中

的顶流，纪录片《舌尖上的中

国》第一季就介绍过。松茸对

生长环境要求高，而且隐藏得

很深，我第一次在白草坪见到

松茸。

阿彪是捡菌达人，他给我们

“解密”：找松茸，要用鼻子闻，在

山林里寻找松茸那种独特的气

味，或者根据松茸生长习性找，

松茸喜欢生长在松树与青冈树

杂生的坡面。阿彪在介绍他的

“绝招”时，满脸自豪。

马上就到了中午，太阳火辣

辣的，我们便结束了“战斗”，开

始清点“战果”：满满一篮子菌

子，有牛肝菌、奶浆菌、青头菌等

杂菌，还有少量的鸡枞菌和松

茸。我们不仅收获了野生菌，更

收获了亲近自然的快乐。

当我们返回马龙城时，朋友

已准备好了一只土鸡，晚上用野

生菌炖土鸡，那将是一场盛宴！

云南是“野生菌王国”，野生

菌是大自然在夏季给予人们最

丰厚的馈赠。在夏季，到野外捡

一次菌子，寻一场山野之趣，是

云南人最简单的快乐，更是云南

人藏在山野深处最浓的乡土

情怀。

这一天的挖笋行动纯属临时

起意。同事们相约去乡村踏青，

没有很清晰的计划和目标，只为

奔向大自然，不辜负这美好的

春光。

在闲聊中，车子驶进了泽覃

乡地界。泽覃乡离县城不算远，

保留着非常好的自然生态，森林、

河流未被破坏和污染过，如今又

修通了公路，真是春天踏青的绝

好去处。

一到泽覃村村口，我们就像

飞出笼子的鸟雀，没了平日的矜

持，径直奔向原野。沿着一条清

浅的小河，我们且行且探索，无论

是看见一丛野菜，还是捡到一株

中药材，都兴奋不已。潺潺流水

声、啾啾鸟鸣声，无不令人心旷

神怡。

就这样，我们走向了一片竹

林。几个正在吭哧吭哧挖东西的

人吸引了我们的视线，他们围着

一个小土堆，弯着腰、埋着头，用

竹枝不停地掏挖着什么。凑近一

看，原来是笋，又鲜又嫩的竹笋。

见他们只能掰下笋的上半部分，

我觉得甚为可惜。心想，要是换

作我，断不至于如此暴殄天物。

这时，一个在竹林中闲逛的

同事突然大声呼喊：“快来，这

里有好多笋。”我们走过去，果

然看见几个极小的笋芽儿冒出

土层。虽然笋出土前总有迹象，

比如那一小块泥土会略微隆起，

土质会变得更加松软，但如此细

微的变化，以我的视力是极难发

现的。要挖吗？我们有些纠结，

毕竟没有工具，挖起来难度很

大。“就当一次体验呗！”不知是

谁先提议的，很快得到大家的认

同，于是大家纷纷去各处寻找工

具。幸而竹林里有不少掉落的

竹枝，我挑选了一根，试了试，颇

为趁手。

挖笋行动正式开始，我占据

了一块地盘，将笋周边的泥土一

点点刨开。随着土坑越挖越深、

越挖越大，竹笋渐渐露出了完整

的形状。哇，比我想象中的还要

大，我十分欣喜，手上的动作也越

来越麻利。今年开春后，我还没

有吃上笋，要是能吃一盘自己亲

手挖的笋，那真是妙不可言。挖

得差不多了，就得想想怎么把它

掰下来。然而掰笋真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手稍微一使劲，笋便会被

折断，下半截白白浪费了。我十

分懊恼，原来自己和之前遇到的

挖笋人没什么区别。很多时候，

我们的行动能力并不如心中想象

那样，眼高手低是多么容易犯的

错误。

直到去周边挖野菜的同事赶

过来，情况才发生转变。她带了

一把水果刀，原是用来割野菜的，

现在恰好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笋挖至根部后，用水果刀在最佳

位置一切，再用力一掰，我们就得

到了完整的笋。有了这把水果

刀，我们简直如虎添翼，那个视力

好的同事不断发现新目标，我和

另外两个同事持续挖开一个又一

个小土堆，将笋整个地刨出来，拿

水果刀的同事则忙着切笋。春风

吹拂着我们汗津津的脸，如此默

契的合作，简直让人想放声高歌

一曲。几个来村里采艾草的人羡

慕地望着我们。我猜，他们要是

带了工具，保准也会忍不住挖上

几个。

一个小时过去了，几个塑料

袋被装得鼓鼓囊囊的，我们说说

笑笑朝竹林外走去。时间已近正

午，大家肚子咕噜咕噜叫了起来。

一个同事提议：“找一个农家乐吃

午饭去。”大家一致赞成。来到农

家乐，我们挑了个大竹笋交给店

家，让他们配腊肉炒上一盘。不

多时，春笋炒腊肉端上桌来，红的

红、白的白，夹一筷子入口，香脆

爽口，不亦快哉！

我家客厅的窗

台上有一只白瓷花

瓶。花瓶并不精致，

都有些旧了，还有一

道浅浅的裂纹，却被

母亲擦得一尘不染，

在阳光下泛着温润

的光。春夏秋冬，不

同花朵的花香漫过

客厅，把寻常日子浸

得柔软又明亮。

这只花瓶是母

亲的宝贝，也是我

们家最美的风景。

听母亲说，这只花

瓶是她年轻时，从

旧 货 市 场 买 回 来

的，当时瓶身就有

裂纹，摊主本来要

扔掉，她看着素雅，

便花了几块钱买了

回来。从此，这只

带着瑕疵的花瓶，

便陪伴着母亲。岁

月流转，插花留下

的水渍晕成淡淡的

痕迹，仿佛时光写

下的温柔注脚。

几 十 年 来 ，母

亲一直爱插花。她

没有学过插花，却自有章法，剪

去枯枝败叶，调整花枝长度，高

枝立在中间，矮花围在四周，绿

叶衬着红花，显得格外和谐。

她插花时，眼角带着笑意，反复

调整角度，把最灿烂的花朵朝

向阳光，把开得稍逊的藏在后

面，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般细心。

偶尔我凑过去，她会笑着说：

“你看这枝，歪了点儿，扶一扶

就精神了。”

不同的花，藏着母亲不同

的心绪。春天插桃花，看着粉

白 的 花 瓣 缀 在 枝

头，母亲会说：“桃

花开了，日子就旺

了，盼着你们平平

安安。”夏天插荷

花，花苞盛开时，屋

里 便 多 了 一 份 清

凉，母亲在厨房里

忙碌，转身就能看

见那抹清雅，疲惫

也少了几分。秋天

插菊花，黄的、白

的、紫的，素雅恬

淡，一如母亲历经

沧 桑 后 的 从 容 平

和。冬天插蜡梅，

暗香浮动，尽管窗

外寒风凛冽，屋里

却暖意融融。

这只花瓶里不

仅有花香，更有家

的 味 道 。 我 回 到

家，一推开门就能

看见它和它装着的

各种鲜花，心里瞬

间感到温暖踏实。

亲友来访，也总会

夸道：“你家这花插

得真好看，看着就

舒心。”于母亲而

言，这只花瓶是她在操持家务

之外，留给自己的一方小天地，

是她在琐碎生活里捕捉到的诗

意与美好。

如今，母亲的头发已添了

银丝，眼角的皱纹也深了，但她

插花的习惯从未改变。窗台上

的花瓶，依旧装着不同的花，依

旧散发着淡淡的香。时光流

转，花瓶依旧，母亲对生活的热

爱依旧。母亲的花瓶，是家的

灵魂，装满了生活中最动人的

芬芳。

高师傅并不姓高。

前些日子，清理好久不穿

的旧衣，理出了足足八大袋。

拨通废品收购站的电话。“好

的，我们马上派人过去。”一个

清甜的女声回复我。

嘭！嘭！嘭！不一会儿，

重重的敲门声响起来。吓了我

一跳，这像在砸门啊，啥人哪？

我一边腹诽，一边开了门。来

的是个中年男子，身材壮实，脸

庞黝黑，一手抓着只大麻袋，一

手拎着小型电子秤。

“师傅，你敲门能不能轻一

点儿？好在是白天，如果晚上，

我都不敢开门！”我故意以开玩

笑的口吻说了句。原以为他会

回一句抱歉啥的，结果人家根

本没反应，放下麻袋和电子秤，

目光便越过我，盯着客厅里那

堆装满衣服的袋子。

真没礼貌！我心里嘀咕

着，也只能把袋子一个个拎到

门口递给他。每接过一个袋

子，他就放在秤上，看一眼读

数，在一个卷着边的小本子上

一笔一画记着。

“多少钱一斤啊？”再递袋

子时，我顺口问了句。这回他

有反应了，眼睛看向我，却没跟

我对视。过了一会儿，他伸出

一只手，张开五指晃了晃，随后

又单独竖起一根手指。

“是6毛一斤吗？”我追问了

一句。这下他又没反应了，只

低着头看秤。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

“高冷”的收废品师傅。算了，

我也懒得再问，闷头在屋里又

搜拣一圈，在沙发角落里翻出

了一件老公很久不穿的夹克，

递给了这个“高师傅”。他抖开

看了看，眼神忽地亮起来，还微

微笑了。随后，他把那件衣服

搁腿上叠好，放进袋子里，一并

称了。

8个袋子全部称完后，他把

小本子递给我。我扫了一眼，

总共 38 斤，那就是 22 元 8 毛。

“你就给 22元吧！”我主动抹掉

了零头。谁知，他先是盯了我

一会儿，随即对我直摆手，又朝

着大麻袋里指了指，低头从裤

兜里摸出一小沓票子，数了几

张往我手里一塞，拎起麻袋和

秤转身就下楼了。

这人真怪，难道不会说话？

他摆手是嫌我要多了？转而一

想，何必为块儿八毛的跟他计

较。他递来的一小卷钱，我也

懒得数，顺手往桌角一丢。

吃饭时，老公看到那卷钱，

摊开数了数，竟然有 33元。我

第一反应是那“高师傅”数错了

钱，估计是两张 10元的粘在一

起没被发现。得，他本来还嫌

我要得多，这下亏大了！想到

他的“高冷”，我有点幸灾乐祸。

不过我可不想贪他那 10元钱，

有机会还是还他吧，便把那张

票子揣在了口袋里。

几天后的上午，我又在小

区看到了“高师傅”。他站在一

辆堆满纸壳的三轮车旁，正跟

我熟悉的那位环卫工大爷说着

什么。两人好像很亲近，“高师

傅”还呵呵直笑，两只手在空中

比划来比划去，没有半分“高

冷”之态。我快步上前，对着他

喊了声师傅。他侧对着我，就

像没听见似的毫无反应，直到

我 碰 了 碰 他 的 胳 膊 ，才 转 过

身来。

我掏出那 10 元钱递过去，

说他给多了。他愣了一下，紧

接着像被烫了手似的，把钱推

还给我，还后退了好几步，用手

指着自己身上的衣服，又竖起

大拇指，一边点头，一边发出

“嗯嗯”的声音。我这才发现，

他穿的正是我老公那件夹克。

嗬，回收利用呀！那衣服还有六

七成新，他穿着还行。我正想

着，就见他对着环卫工大爷挥了

挥手，推起三轮车就跑了。那避

之不及的样子，像是怕我追着他

似的。

“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句话

不说，还他钱，还不要。”听到我

的话，环卫工大爷笑了：“老李

是我同乡，自娘胎出来就又聋

又哑，人倒老实得很。那件夹

克衫他说还很新，不能按废品

论 斤 算 钱 ，所 以 是 当 旧 衣 服

买的。”

这“高师傅”竟然真是聋哑

人。这才想起来，他“听”我说

话时的眼神，似乎确实是在看

着我的嘴。

我直直地站在那儿，明明

是阴天，迎面吹来的风很清凉，
却觉得脸上热乎乎的，还越来

越烫……

（原载《人民日报》2026 年 6

月 6 日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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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及本版另外两图均由本图及本版另外两图均由 AIAI 生成生成））


